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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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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酒第三天，戒断反应出现
了。吃午饭时，刘明晃晃悠悠举
着筷子，却一直不能准确把筷子
伸进盘中。他身体往后靠，眯着
眼，还是看不清，手也开始抖起
来。几番尝试后，他生气地直直
向后倒在炕上。
　　对刘明的妻子书知姐而言，
这场景一点也不陌生。自从长期
酗酒的刘明开始戒酒后，震颤、
出汗、发抖、幻觉等症状就陆续
找上门来。
　　在农村，戒酒更多被认作是
一场意志力和成瘾的决斗。家人
的陪伴和鼓励是唯一的盾牌，而
在这场对决中，往往伴随着失去
的痛苦、全家人的挣扎，以及对
未知的恐慌。在北京大学第六医
院戒酒专家李冰看来，在家戒酒
其实充满危险。患者一旦出现戒
断反应，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
导致死亡。但囿于认知、民俗背
景、物质条件等，这些来自农村
家庭的酒精滥用和依赖性障碍患
者，能够寻求到的帮助并不多。
　　调查数据显示，酒精滥用和
依赖性障碍在农村的发病率是城
市的 5倍。一篇 2009 年发表的
学术论文中提到，在受访患者中，
因心理或精神问题而去看医生
的，仅占总人数的 1.93%，而那
些未曾就医的患者中，只有0.59%
意识到寻求医生的帮助会有用。

喝酒

　　严格来说，这是刘明近 30
年来，第三次尝试戒酒。2022
年春节后，书知姐下定决心，给
他下了“禁酒令”。起因是书知
姐外出时，刘明试图在厨房里做
饭，差点点燃了整栋房子，好在
被邻居及时发现，扑灭了刚刚顺
着他裤脚着起来的火。
　　现在刘明已经坚持了 100
天。中间有过两次复饮，但书知
姐拖着他坚持。她拍短视频，记
录下刘明完全被酒精麻痹的身体
逐渐复苏，开始在院子里活动的
全过程——有时他提着扫帚扫院
子，有时跟着书知姐种蔬菜……
这些都是这个男人曾轻松就能做

到的日常小事。
　　书知姐今年 55 岁，丈夫刘
明和她同岁。结婚时，两人刚满
二十。婆婆带人来家里提亲时，
书知姐一点异议都没有，那时刘
明在供销社上班，幽默，爱开玩
笑，性格随和，“谁家有事需要
帮忙都会喊上他，大伙对他评价
也挺好的。”书知姐回忆道。
　　初相识时刘明就喝酒，但有
父亲管着，他并不常喝。在东北
小镇，遇到必要的场合，大部分
人都会喝酒，好酒的人也不少。
刘明会喝，爱喝，这算不上什么
稀奇事。
　　婚后刘明很上进，还去大庆
市学瓦工，挣了钱统统交由妻子
打理，“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把钱
掏出来给我，对这个家很负责。”
书知姐回忆道。但结婚第九天，
婆婆突然患病去世，不到一年，
公公再娶了比刘明大不了几岁的
妻子，又生了小儿子。从那时起，
刘明有了一些变化。
　　书知姐说，丈夫从未对父亲
再婚表达过反对或者不满。事实
上，他压根不提父亲的新家庭，
但那件事像一根刺，他开始喝
酒，似乎只有酒可以洗掉生活的
不快。
　　一开始，刘明常去喝“场合
酒”——农村有各种大大小小的
喜丧事，谁家请人帮工，也会备
上一桌酒菜。七八年前，他不愿
再出去喝“场合酒”了，就独自
憋在家里喝闷酒，先是晚上喝，
后来中午也喝，到最后一天三顿
都不能缺酒。

成瘾

　　喝了酒，刘明的情绪变得起
伏不定。“你说话也不对，不说
话也不对。”书知姐说。家里的
氛围变得紧张而压抑，因为酒精
依赖，刘明的笑容越来越少，人
愈加沉默，有时喝了酒脾气突然
上来，不管不顾地撒酒疯。
　　家暴随之而来，最严重的一
次动了菜刀。书知姐记得，那天
刘明喝多回来，走路腿发软，一
半身子在炕上，一半身子耷拉着。

她喊他好好睡觉，动手拖他，并
抱怨了几句，“你就对酒亲！”
这话一下子激怒了刘明，他晃晃
悠悠站起来甩了书知姐两巴掌。
书知姐伸手推他，他薅起妻子的
头发把人摔在地上。两个孩子不
敢靠近，在旁边放声大哭。
　　书知姐躺在地上，身体动弹
不得，刘明则跑到厨房拿了菜刀
要砍，被两个孩子声嘶力竭的哭
喊拦下。菜刀落在地上，刀刃向
下，在红砖地上砸出了一条浅痕。
　　酒醒后，生活恢复往常，就
像那不是他做出来的事情一样。
但每次扫地，书知姐都能看到那
道刀痕，像一道伤疤，提醒着在
这个家中发生过的恐怖。书知姐
说，直到老房子卖掉，她才逐渐
远离了那段记忆。
　　书知姐提起过离婚诉讼，“两
个孩子整天生活在恐惧中，他一
喝酒孩子就提心吊胆。”办手续
当天，她骑车摔坏了脚踝，是刘
明跑前跑后伺候她，他第一次在
她面前哭诉，说再也不喝酒了，
还写了保证书。
　　那之后，刘明再没对妻子动
过手，但酒还是解不了。生活的
不如意接踵而至，2003 年，两
人押上全部家当种植绿化苗木，
前两年还算顺利，后来没人订购，
200 亩苗木只能拉回家当柴禾烧
了。赚的钱全赔了进去，还欠下
不少外债。
　　做生意失利的挫败感还没缓
过来，2013 年，刘明最小的亲
弟弟因为脑出血去世。“他觉得
弟弟是母亲留下的责任，觉得自
己没照顾好弟弟。”书知姐说。
　　刘明再次一头扎进酒里。“这
个家他不扛了。”书知姐告诉记
者，刘明从此整日在家喝闷酒，
没人愿意跟他谈正事。
　　酒成了刘明的必需品，他不
挑酒，白酒啤酒、瓶装散装，都
喝，以廉价的酒精勾兑酒居多。
喝起来也不需要菜。他迷恋那种
“飘飘然”的感觉，“喝了酒就
找事儿，闹人，骂人。”书知姐
觉得，丈夫就沉迷于那种无所顾
忌发泄的快感。
　　成瘾的过程悄无声息，一种

农村酒精成瘾者的戒酒之困

恶性循环开始形成。刘明喝
不到酒时就难受，喝到酒后
就开始闹，他清醒的时候越
来越少，过了酒劲，就得再
续上……
　　大儿子结婚时，为了不
失态，刘明提前几天没有喝
酒。婚礼当天，司仪把话筒
递给刘明，让他讲话。刘明
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前面，双
手垂着，也不接话筒。但婚
礼结束后，酒一入口，刘明
就又“活”了过来。
　　每次喝多了之后，他会
头晕，腿也渐渐不听使唤，
走路费劲，总摔跟头，甚至
连自己出去买酒都成了一件
困难的事，他就打电话让小
店把酒送到家里。手脚发麻，
伤口久不愈合，书知姐注意
到“磕破一块皮，半年都不
好，一直往下烂，给他上药，
他说小腿像绑了沙袋。”
　　两年前的一次醉酒后，
刘明把双脚泡在刚烧开的热
水里都没反应。等书知姐发
现时，他两只脚上全是水泡，
淌着血水，嘴里还发出吭哧
吭哧的闷哼声。不得已，酒
停了几天，他开始出现严重
的戒断反应。之后，刘明开
始频繁出入医院，身体像放
了气的气球，迅速垮塌下去。
　　长时间酗酒让他的神经
系统和多个器官都出现问
题。有一次进医院，医生还
报了病危。

自救

　　刘明的戒断反应包括出
汗、手抖、眼睛发花，但一
开始，书知姐还不知道“戒
断综合征”这回事，刘明身
体哪儿不舒服，她就带他去
医院对应的科室检查——各
个科室也依据其身体状况诊
断出各种问题——神经损
伤，肝性昏迷……有一次，
刘明在医院里产生幻觉，推
开四楼的窗户，跟空气对话，
想跳出去，被书知姐一把拦
下。“他笑呵呵地指着外面，
好像完全沉浸在另一个世界
里。”
　　戒酒专家李冰介绍，戒
断综合征表现为心慌、手抖、
出汗、体温波动、血压波高
等植物神经反应，严重的戒
断反应会出现癫痫、意识障
碍，甚至出现冲动行为，这
时家属在家处理是非常危险
的。酒精一旦成瘾，不论程
度如何，都应当寻求专业的
精神科医生的帮助。”
　　直到 2015 年，书知姐
带刘明去哈尔滨求医，才第
一次被医生告知，他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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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村，戒
酒更多被认作是
一场意志力和成
瘾的决斗。家人
的陪伴和鼓励是
唯一的盾牌，而
在这场对决中，
往往伴随着失去
的痛苦、全家人
的挣扎，以及对
未知的恐慌。
　　在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戒酒专
家李冰看来，在
家戒酒其实充满
危险。患者一旦
出现戒断反应，
如果处理不当，
有可能导致死
亡。但囿于认知、
民俗背景、物质
条件等，这些来
自农村家庭的酒
精滥用和依赖性
障碍患者，能够
寻求到的帮助并
不多。


